
在菜场逛了一圈，我准备到阿良师傅那
里买点排骨。他在人群中看到我，照例热情
地招呼一句，“今天是放假吗，来买菜啊，选
点什么呢？”我们习惯叫那些肉摊师傅为“杀
猪佬”，似乎他们只和粗野、蛮横、鲁莽相
关。阿良师傅不到40岁开外，长得倒一脸和
气，每次都是笑呵呵的，感觉很好说话。

此时，摊位上围满了顾客，大家正忙着
“挑肥拣瘦”，有的要求瘦肉但要带一点肥，
有的只吃一顿新鲜就想要一小块，有的看中
了整块的一部分其它不要。尽管顾客要求各
异，阿良师傅面带微笑，耐心应对，一一满
足。遇到老年人买肉，他会把最最好的梅花
肉推荐给对方，剁馅包饺子吃起来瘦而不
柴。碰到无法选择的年轻人，他会试着问问
要做什么菜，炒菜还是红烧再给作出推荐。
只见他的摊位上还挂着几条小毛巾，是为了
让顾客在一番挑剔后能擦个手，想得非常周
到。那条毛巾也白白净净的，可见是勤快清
洗的。

做这门生意久了，有时候顾客很多，他也
能熟练应对，切肉、称重、装袋，完成得快
速利落，没有谁会抱怨多等一会。妻子是他
的贤内助，每次都在摊位上一起分担，生意
做得顺风顺水。

生意人难免为利润考虑，菜场里有的摊
主会对顾客强买强卖，有的会把前一天卖不
出去的继续卖，有的会缺斤少两，还有的十
分忌惮顾客的挑剔。有一次，一个师傅卖了不
太新鲜的肉给我，结果清洗的时候就觉得味道
不对。后来，我就一直在阿良师傅那里买，即
使不太会看成色和部位，起码是不会出错的，
猪肉的质量总归有保障。

和阿良师傅认识是因为过去家里养猪，
阿良师傅作为屠夫，我们曾卖猪给他。那时
候，父亲找过不同的屠夫，有的把价格压得
很低，有的在称重时做手脚，作为养殖户，
生猪出栏很是亏损。后来，别人介绍了阿良
师傅，父亲就认准了他的实在。有的人家只
是单养一两头，阿良师傅也愿意去屠宰，还
会帮东家拉客卖掉一部分。

我向母亲感叹，阿良师傅的生意真好，
每次都有好些顾客，我总要排队一会。母亲
告诉我，其实阿良师傅也是慢慢地才把生意
做起来的，凭的是自己的本事和能力。他是
外地人，刚入肉行那会，别的师傅嫉妒他生
意好，有几个小心眼就明里暗里地挤兑。有
一天，不知谁把他的卖肉工具像砧板、刀
具、电子秤等扔进了附近的河里。阿良师傅
那时还是个年轻后生，真是感到委屈，但找不
出始作俑者，只能把气往肚里咽。气愤之余，
平静下来，他重新置办了工具，从此每天进出
携带，暗暗发誓一定要把生意做好。当然，他
待客的态度、售卖的肉质、处事的品性等，经
年累月，最终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认可。这些年
来，他早已在菜场站稳了脚跟，积累了一批

“老客户”。
当然，做生意还是要有点头脑和心思

的，阿良师傅还算活络，紧跟互联网新
风。早几年，他就会在微信上预告第二天
的产品，有时也会搭点牛肉卖，特别是到
了年底，还会发布山里杀土猪的消息。现
在，他学会了做视频，更新行当相关，萌
猪时现，偶尔还会来一场摊位直播，一些
本地年轻人也都刷到了。阿良师傅的用心
自然招来了更多生意。

屠夫的“生意经”
○ 金晓慧

清晨，每当我和钓友来到潜山港河畔垂
钓时，就会看到两位船工，划着一叶小舟，
巡迴河中，捞着水面上的残枝败叶，或整理
河中央草垛的姿势；水面上不时游弋的野鸭
似鸳鸯戏水，窜来窜去，展示一幅人与自然
共谐的图画。

认识来自盐城农村的这两位船工李师傅
夫妇，是在四年前秋季。当时李师傅承担潜
山港湿地公园绿化工程项目竣工后的日常保
养。那次听着李师傅说的苏北腔话语，引起
了我的注意。我曾经在扬州求学生活过5年，
扬州话与盐城话接近，听来亲切感油然而
生，也算是半个苏北老乡了，每次见面彼此
打个招呼，一来二去熟悉起来。

他们夫妇俩，有时划一个船，一个船头
捞垃圾，一个船尾竹篙撑船，配合默契；有
时遇到前一天风大，水面上垃圾汇聚多，他
们就分划两个船，在河东西两岸各自边划边
捞。他俩用刀具理去枯草黄枝，宛如给幼女
梳理发辮；用网兜捞起浮萍，宛如给幼男洗
去睡垢……这一连串的委婉似蛇的动作，恰
似画工在宣纸上运动笔墨精雕细琢……

一天下来，船上装满了各种垃圾后，就

靠岸停泊,垃圾装袋运走。日复一日,月复一
月,年复一年，转眼间四年过去了，长达近
2000米的河面上，除偶见少量的枯枝落叶和
垃圾外，河面已渐渐水清如镜，各处人工草
垛碧绿如菌，梳理整齐如发辫光亮。他们起
早摸黑，不分酷暑严冬，就连节假日也从不
歇工。他俩的一撸一篙，仿佛是画笔的一撇
一捺，描绘着潜山港画卷的秀丽景观，莫不
浸透李师傅夫妇俩的辛勤汗水。

前年夏日，我有三四天没见李师傅。后
来方知他老家弟弟突发病患去世，他回家帮
弟媳处理后事，三天后即返程上班了。他俩
每天做着划船，捞垃圾，整理草垛，保洁河
面，保养岸边花卉，看似单调乏味极为平常
普通的工作，却使潜山港湿地公园河面,呈
现出水清草绿花红的美景，演释得如此秀
丽多彩，足见劳动者的光荣伟大。

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更是千万个“美丽
中国”的绘画者之一。正是因为他们的辛苦付
出，才使绿水青山得以每日可见、世代相传。

早就想为李师傅夫妇俩——我的“半个
苏北老乡”写点什么，这篇短文就算了却我
的心愿吧。

河上“画”工
○ 卢炳根

前段时间，村里发了个通知，镇文化馆
要派人来，免费为村上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上才艺课。其中有跳舞、木兰扇、腰鼓、门
球、剪纸、编织等近十个课目。只要身体健
康，都可参加，共十五节课。

母亲今年七十六岁，身体健健康康，耳
聪目明。我见村上人纷纷前去报名，便鼓动
她也去报。母亲说：“参加哪一个好呢？跳舞
什么的我这个年纪了，也不适合！”

“剪纸。这个适合您！”我说：“更何况剪
纸您也有基础，平时帮人家剪囍字，每年用
红纸剪了元宝贴在大门上、蚕房门上、灶头
上，又吉利又喜庆的。”

“这么简单的谁不会啊？”母亲想了想
说：“听你的，就选剪纸吧。”

剪纸培训一个星期两节课，每节课上午
两个小时。文化馆免费发了一个小包，里面
放着剪纸用的工具。女老师姓李，五十岁左
右的年纪，近十个学员，在村文化礼堂的一
间房子里授课。

培训开始后，我过去看过几回，只见母
亲和一帮学员端坐在桌子前，用心地剪着作
品。李老师从最简单的教起，她一会儿给他
们细细地讲解，一会儿又手把手地教着。每
次，母亲带回来了课堂上剪好的作品给我
看，我一边看一边夸奖她：“今天的剪得不
错，比前几天剪的进步了许多”。看到母亲
开心的样子，我会想起儿子以前读幼儿园
时，带着课堂上画的图画，向家长炫耀的那
种场景。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房间里看书，
母亲走进来指着手中的一幅图画，说：“这个
插秧的姿势不对，你看这个人的两条腿。插秧
时两个脚应该是这样的。”母亲边说边弯下腰
来在地上比划着。

“这是艺术创作，不一定要跟真人真事
一模一样的。”我说：“这么复杂的您剪得
好啊？”

“慢一点，时间长一点总剪得好的。”母
亲很自信地说。

自从参加了这个培训，母亲一有空便在
家里拿了纸剪啊，刻的。有好几回，夜已深
了，她还在台灯前聚精会神地剪着。她把剪
好的作品贴在房间的墙上，红红的很喜气。

有一天，母亲上课回来对我说：“上了
十节课了，李老师说明天要开家长会，要
向学员的子女们通报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学
习情况。”

家长会？让子女去参加母亲的家长
会，我想想挺新奇的。年轻时经常参加儿
子班级的家长会，今天要参加母亲的家长
会了。

第二天，我穿戴一新，正在照着镜子，
母亲看到了走过来，把我的衣服前前后后地
拉了拉挺，笑眯眯地说：“是要穿好一点
哦。”临要出门，她又过来在我的背上掸了
几下。

家长会八点半开始，我走进教室，见里
面坐着八九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女。李老
师先让我们参观挂在墙上的学员作品，我看
见母亲的剪纸作品有双喜蝴蝶、花牛、福
猪、莲年有鱼等。那幅 《插秧图》 也在其
中，这幅画相比较于前面的那几幅，线条
多，画面繁复，剪得有些粗糙，甚至还有一
处修补过的痕迹，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农村
老太太花了不少的工夫在里面的。

正看着，李老师走过来说，在这几个学
员中，你母亲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但学习
用心，进步也快，剪得很不错。我听了心
里喜滋滋的。

回到家，母亲便迫不及待地问我：“儿
子，老师怎么说啊？”我说：“李老师说您剪
得好，表扬您了，还说剪纸也要劳逸结合。”
母亲听了开心得像个小孩子，告诉我说：“李
老师前几天说了，剪得好的作品还要拿出去
展览呢！”

母亲的家长会
○ 沈建平

山里人，一出生就认识松树。前山后山，高高挺
立的基本是松树：粗长的主干上面，枝丫针叶簇簇，
四季常青。

对山里人来说，松树是最好的朋友。
干燥的松针是很好的引火材料。秋后，松树多的

山上，金黄色的松针铺得厚厚的，像地毯一样。年纪
较小一点的孩子，往往会拿着竹篮，到近山处用手或
竹耙采集一些松针落叶回家。早晨，母亲烧饭，点燃
一把松针，就可以将火引向其它柴草，让灶火不熄灭。

而新鲜的绿色松针也是一个宝。山上摘了一些猕
猴桃，硬硬的，还不能吃。拿一些松针来，铺在坛子
里面，再将猕猴桃藏在里面。没多久，猕猴桃就会变
软，变得香甜。

松枝当柴也不错。当山上的柴被砍得只剩下几寸
长的时候，斫松枝倒是很划算的活。爬上树去，斫一
棵树冠大的树，就可凑成一担。

当然，爬树费力些，尤其是高树。它们下半截包
着厚厚的粗糙而开裂的棕色松皮壳。当两手抱紧树
干，身体要上去时，双脚会滑下来，或者脚板被挫
伤。但到了上部就容易了。那里有以前斫枝条时残留
的枯节，可以用手掰、用双脚踩着。终于到树冠了，
人可以站在或坐在围成一团的枝条上，轻松一下。一
阵风吹来，树冠摇晃着，人像是坐在摇篮里一样。如
是炎热的夏天，在凉爽的高风中，就非常痛快。

休息好了，就从背后的柴刀匣中抽出柴刀，开始
蹂躏这棵友好的树了。一下、两下……松枝断了下
来，白色的伤口在阳光下闪烁。而那伐松枝的坎坎
声，清脆而响亮，能传得很远，很远。爬树不易，所
以松枝砍得很干净。除了最上面三或四围的松枝，其
余都斫个干净。像一个理发师，侍弄一个留几个月长
发的顾客，理好后觉得还太长，又理了一边。这一
下，松树好看极了。头变成尖尖小小，与粗大的树干
很不相称。如果它有知觉，能找镜子，非一头撞死不
可。

被斫下来松枝，沉重，挑不了多少。人们都会抡
起柴刀，删除水分较多的一些针叶嫩枝以及青褐色的
松果。然后将细枝斫顺打捆挑回家。

松枝是极耐燃烧的柴，越老越耐烧。有的还有松
脂，烧起来火头很旺。而且，用松木炭烤火，很是保
温。

至于松树主干，很少有人会去砍。那时大队禁
止，偷砍目标太大，很容易被人发现。但万事没有绝
对。

小时读陈毅很美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感到松树很顽强，有跟逆境
搏斗的能力。但到后来，我就发现，松树是最不堪重压
的树。冬天下一场厚雪，就会有很多松树断头。而只剩
下光干的松树，不会再抽出绿色的松针来。最后，只能
慢慢失水干枯，死去。

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原因应该是密密的松
针最能沾雪，松枝最能聚雪，而且不易融化。而接近
树冠的树干恰好是最嫩最脆弱的。一旦到了支撑的极
限，就连同整个树冠一起，断裂开来。

这种去了头松树，被成为“雪压树”。大队出于人
性的考虑，不再严格禁止对它们的砍伐。更何况在数
九寒天上山的，除了没柴草过冬的，还有谁呢？

雪压树以及成不了木材的松树，如有疮疤的或驼
背成不像样子，往往用来当柴火烧。比大碗口还粗
的，先用锯子锯成两尺左右长的，再用斧子劈成四
块，然后有规律地堆放在屋檐下。到了打年糕或做宴
席需要大量的木材时，就拿来烧。那时在炉灶里塞两
三块，就能烧好长一段时间。

劈松柴是非常有趣的。有的松木纹理非常直。将
它们劈开非常容易。如是在山上烂了很长时间，运气
好的话，还可以发现松木虫，黑的头，白白的身子，
说是大补身体的。我曾看到邻居在劈柴时，将一只在
爬的虫捡起来，塞进嘴里。

当然，可以做木材的松树是舍不得当柴烧的。
往往松树越大，用处越多。那时造一间房屋，用

的大木料，如梁子和柱子，基本是松木。用锯子加工成
的松木板，用途也很广泛。可用来做二楼的楼板，做隔
间的木墙，还可以做储粮的仓柜、藏衣服的柜子等等。
所以，那时，一户人家要造房子，大队里往往会分给他一
些松树，让他砍伐。

虽然现在烧饭用了燃气灶，造房子用了钢筋水
泥，做家具用了复合板，人们使用松木的地方少了，
但我们不能辜负这人类的朋友。正像陶铸所说的，松
树不但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还具有乐观
精神……

如今，行走在山间，望着与白云嬉戏的松树，我
的心里会产生无限的宽慰。

家乡的松树
○ 朱耀照

从阳台上望出去，有人说
镶嵌在绿植里的月亮塘就是一
弯上弦月，而更有人说那极似
一个女子水盈盈的眼睛。说到
这样的眼睛，很多人不约而同
就想到了谷香。

谷香是这家民宿的主人，
据她自己介绍，她开这家民宿
有三年了，她因为不舍得离开
家园，又恰好家门口建起了长
颈鹿庄园，她见来这儿游玩的
人挺多的，索性就开起了这家
民宿。生意好的时候，7间客房
天天爆满，很多游客没能订到
房间就在后台跟她抱怨：房间
再增多点嘛。有的甚至找上民
宿来跟她“理论”。这会儿，她
正跟几个客人解释，她轻声说
着话，然后朝厨房那边努努
嘴：“小天说，我只能做七间房
的生意，贪多就做不精，还易
砸了自己的招牌。”

小天是谁？旁边就有好奇
心的人，将头偏过厨房间去
看。厨房间亮亮堂堂的，一个
年轻男子正在案板上剁着什
么，声音轻轻的，属于那种克
制着的，可是稍听一会儿，那
声音里竟能品出鼓点的节奏来。

“小天是你的丈夫？”有客
人笑问。

“我还没结婚呢！”谷香那
桃花红的脸上透出笑意。

“那小天就是你男朋友啰！”
说话的客人还竖起大拇指说：

“都夸你这儿的菜好吃，没想到
你还有一个厨艺不错的男朋友。”

“我男朋友厨艺是不错呢，
可小天不是。”谷香盈盈的笑意
里带着点幸福，说：“小天呀，
他只会在厨房间添乱，等厨师
一来，就会把他赶出去。”

“哦？”听的人就有些不明
白的样子，继续追问：“那你男
朋友是做什么的呢？”

“做厨师啊！”谷香的目光
轻轻地落在吧台上，说：“他做
的菜可好吃了，喏，这里有菜
单。”

“那你说的这个小天他怎么
会在厨房里？”

“小天每天都要自己做一道

菜的，他会免费提供给喜欢的
客人品尝，如果没人品尝，他
就留给自己吃。”谷香笑盈盈地
说：“你们谁有兴趣，也可以自
己做一道菜给自己吃，我们只
收成本费。”

这倒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喜欢厨艺的几位客人就要跃跃
欲试。

“这个小天，还挺有想法
的，他是你们这儿的人吗？”有
客人问。

“嗯，是我们村上的，跟我
男朋友是发小。小天这人很聪
明，他对开民宿讲起来一套一
套的，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自
己开一家民宿嘛，可是开民宿
前期投入还是挺多的，再说风
险也大，他的家境不是很好，
我知道他的难处，说过一回就
不说了。有一次，男朋友和我
商量后，我就跟他说，我们的
资金有点紧张，要不，你来入
一份股吧。我这民宿有七间
房，梅兰竹菊松荷天，‘天’字
号客房就算是小天投资的，也
归小天经营呢！”

“我住在‘天’字号房里，
房间的装饰真有点与众不同耳
目一新，更难能可贵得是，俯
仰皆是诗啊，那些诗是他写的
吗？”住在“天”字号房间里的
客人问。

“您就是那位作家老师吧？
小天对入住‘天’字号房的客
人还是很有些要求的，恭喜您
被小天选中了。”谷香笑着说。

“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另外几位客人听得更加好奇起
来，如果不是顾虑到“天”字
号房有人入住了，还真想要让
谷香带他们进去一睹为快呢。

那位戴着眼镜的作家老师
大步地往厨房间走去，就像他
乡遇到知音一般的迫切。

“小天的怪脾气，如果他有
钱自己开民宿，我和男朋友都
替他担心的。”谷香轻轻地说
罢，眉宇微微皱起，极像月亮
塘里被风吹旋起的一波绿水。

月亮塘过去，就是长颈鹿
庄园了。

谷香民宿
○ 曹隆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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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樱花，我只爱早樱。
漫长的冬日过后，太阳才

刚一露脸，风儿才刚柔和，忽
然一夜之间，樱花已是繁星点
点，满树披挂。

早樱的美，在于它的色
调。洁白的花瓣中带着一点粉
红，如少女粉白的脸上点了两
瓣朱唇，娇嫩而不艳俗，纯洁
而不单调，温婉而不忧伤。

早樱宜近赏，更宜远观。
初春的新绿中，轻轻的薄雾
里，那一树树的柔白、一重重
的繁花，仿佛一幅水墨画上淡
淡的点彩，浅一分显得轻浮，
浓一分又显得俗气。

早樱的美在于她的气势。
一颗树便能装扮起春天，若是
一排排，一道道，那叫一个繁
华似锦、云蒸霞蔚、铺天盖
地，绝对是王者天下。

早樱的美在于她的柔韧。
樱花的长势很快，除了开花，
一年四季她都在努力地工作，
不消几年，一颗小树便枝桠纵
横。她也不娇弱挑剔，庭院也
好，路旁也罢，街头也行，水
边更佳，只要有阳光雨露，她
就欢欣地生发。

早樱的美，还在于她的大
家风范。一星半点、半遮半
掩，她是不屑于的。梨花带
雨、凄清幽怨也绝不是她的风
格。她在花中，就是一大家闺

秀，一出场，就大大方方，爽
爽利利，翩若惊鸿，矫若游
龙。高歌一曲，艳惊四座。她
娇喉一亮，满树花蕾欣欣然张
开了颜；她长袖一舞，花儿重
重叠叠竞相盛放；她转身一
旋，花瓣们纷纷扬扬迎风而舞。

出场时她绝不忸怩，谢幕
时，更不拖泥带水。从粉墨登
场到华丽谢幕，不过一周时
间。 她美足了，靓够了，趁着
几阵风，识时务地落幕。

即便谢幕，也是一出好
戏，花瓣们一阵阵，扑簌簌，
如鹅毛大雪纷纷洒洒，粉红一片
铺满地面、道旁或水边。落地的
花瓣并未枯萎，仍是娇嫩，鞠一
捧在手，湿湿的，柔柔的。有小
姑娘拿了精致的小花篮来拾花
瓣，女友说也要装一点回去，放
在茶桌的水盂里，蓄半盆清水
养，再陪她一阵。

不同于黛玉葬花时的凄苦
悲凉，中午时分，有阳光若隐
若现，春分不久，时光不躁，
我们几个老少女和小姑娘静静
地在花下留恋，轻轻地拾捧花
瓣，享受樱花带来的平和安
详、宁静致远的美。

今年的早樱季，就这么过
去了。春天总是乍暖还寒，薄衫
才穿，外套又得披着。梨花、桃
花、海棠、晚樱……依次排队候
场，如今的春天，实在是有点长。

早樱
○ 箬溪


